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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秋树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

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

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

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槐树是北国秋景最有特色的代

表之一，然而我们认为的槐树，是五月开白色的花，何

以这里的槐树，是八月或者农历七月开花落花，而且落

花成雨，铺得满地呢。古人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想来

郁达夫这里是一花落而知故都早秋。这里说的槐树，是

传统的中国槐树，正是农历七月开花，而且开的是黄色

或者红色的小花，挂满树枝，随风而落，成为早秋一道

风景。在中国古代，槐树往往是都城和街道重要的树

种。槐树长寿，高大，端庄，枝繁叶茂，周朝在宫殿门

口，就有三棵槐树，供辅助帝王的三公遮阴站立，成为

宰相高官的象征。最古老的现存的槐树，树龄已经有

一千六百多年。而在北京，北海公园的槐树，有一棵是

唐朝种植，已经一千两百多年。所以郁达夫时代，北平

处处有槐树，槐树夏秋广袤的绿荫，成为身边的风景。

当地人习以为常，而常年居住在南方的郁达夫，多年后

再回到北平，不能不感慨那秋槐的花开花落之美，壮丽，

安静，蕴藏着故都深厚的历史底蕴。

“槐花黄，举子忙。”唐代科举士子常于次年秋日便

抵京行卷，正值槐花纷飞之际，后因称参加科举考试为

“踏槐花”，各州府将此中选拔出的举人，举子，直接上

报最高的学府机构，他们有资格进入最终的进士考试。

所以这场秋天的考试，对于读书人极为重要，称为秋闱。

郁达夫重返故都的这个时节，在历史上正是无数读书人

孜孜以求地朝着理想奋进的时候，故都眼前这片铺满槐

花的地面，数百年前大概也有无数学子从此踏过，只是

物换星移，当年的场景已不可得知，只有故都的槐树还

矗立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它深厚的历史积淀，

提醒着我们又是一年早秋到。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

苦，就中肠断是秋天。”（唐·白居易《暮立》）。站在槐树

下的，不止郁达夫一人，还有唐代诗人白居易，不同的

是，郁达夫在清晨，而白居易在黄昏。白居易的一生大

多生活在长安和洛阳，槐树是他最常见的景色之一，早

秋的时节，暮色四合，他站在佛堂前，看着满地的槐花，

满树的秋蝉，回首这跌宕起伏并不算顺利的多半生，心

头涌上的是源源不断的苦闷，悲秋的情绪在这一刻达到

顶峰。郁达夫亦是如此，“扫树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

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

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种情

绪也许不如白居易来的那样汹涌深沉，但异曲同工，面

对倾洒满地的槐花，诗人的心境总是难以轻盈的，不免

带着或多或少的寂寥与苦闷。更为特别的是，郁达夫笔

下的落槐不是残败的，是脚踏上去“极微细柔软的”，由

此可见，眼前的景色虽是清冷凄凉的，可郁达夫心中却

充盈着对故都的秋的怜爱、赞颂，连落下的槐花在他笔

下也平添了几分可爱。

二、“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秋雨

“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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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都的秋》是中国现代作家、诗人郁达夫的一篇抒情散文，写于1934年8月17日，年近四十的郁达夫，在

漂泊二十余载后重归故都，满目沧桑中与旧友重逢，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所谓“故”字，即是“过去的、原来的”

之意，郁达夫和北京的感情深而且浓，文中郁达夫以他饱含深情的文字，书写着他对故都的秋深刻超常的感情。本

文从秋树、秋雨、秋蝉以及秋士等角度入手，讨论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承袭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

又独具一格，以作者自我特有的感触为基点，用饱蘸情愫的柔毫，将南国之秋与北国之秋相映衬对照，从而画出一

幅神韵清绝、生机盎然，具有作者个性特征的北国秋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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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时值八月，正是由夏季到冬

季的过渡季，与南方不同，暖湿空气与北方的冷空气相

会于此，形成典型的阴雨天气。一层秋雨一层凉，秋雨

的降下，意味着一年时光的推移，在秋雨中互相寒暄的

人们，又要准备为寒冷的冬季做准备了。“一秋雨，一重

寒；十场雨，换棉衫。”当秋风渐紧，冷雨敲窗时，人心

最易生出愁绪。然这愁绪深处，却又悄然滋长着对生活、

对世人，乃至对己身的一份温柔怜惜。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立秋的时间和

景象也十分不同，南方立秋时，气温开始有所下降，夏

季的酷暑逐渐减弱，但温暖的气候依然留存，人们能够

感受到夏日逐渐远去的迹象，而在北方，立秋的时间较

南方稍晚，立秋后的天气相对凉爽，时常能感受到凉爽

的秋风拂面。如果说在南方，立秋意味着丰收的到来，

那么在北方，立秋则更多意味着淡泊宁静，像郁达夫一

样，北方的人们更多的是在家中安静地欣赏秋景，或是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品味秋天的醇香。

雨，这天地间最古老的抒情诗人，自《诗经》时代

便浸润着文人的笔墨。无论是“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清

新，还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缠绵，雨丝总能在不同

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中，编织出相似而又各异的

情感经纬。细察这些雨中文墨，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

文学现象：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春雨的温柔与秋雨的

萧瑟作为情感的载体。这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形成了雨

意象的共性基础。然而，当张爱玲笔下“银灰色黏湿的

蛛丝”织就的雨网笼罩庭院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

普遍性的忧郁，更是一个独特灵魂在雨中的独白。在她

的《秋雨》中，灰色的雨幕下，老屋垂首，红砖如血，

与油绿的桂花形成刺目的反差。在这片死寂中，唯有那

只灰黄斑纹的癞蛤蟆，以其丑陋却倔强的存在，打破了

雨的单调。这不正是作家内心的写照吗？在沉闷的现实

中，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执着呼唤。这种在共性中凸显

个性的艺术表达，让雨的意象既成为情感的共鸣箱，又

化作心灵的独奏器。

无论是郁达夫还是张爱玲，他们的作品中都融合着

作家的个体意识与生命意识，特别是郁达夫不断觉醒的、

暗流涌动的生命意识，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通过

北平秋景的描绘，展现了个体生命与现实境遇的深刻对

话。文中那些寻常景物——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

影、西山的虫鸣——都承载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这

些描写并非单纯的景物摹写，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

文人，在秋色中寻找生命共鸣的尝试。郁达夫将自己半

生的漂泊、困顿与坚守，都化作文字中对生命本质的思

考。正是这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的“秋”既不同于

古人的悲秋传统，也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在这篇

散文中，对“秋雨”的书写是作者结合南北之间往来经

历的真实体验，也是充满人情人性的书写，郁达夫笔下

的秋雨，不是他一个人的秋雨，是人人都能或多或少的

共情的秋雨。

三、“寒蝉欲报三秋候，寂静幽居。”----秋蝉

蝉，是古诗词曲中常见的意象，它叫声凄惨，常常

用来表现凄楚哀婉之情，寄托家国覆亡之恨，或表达诗

人哀痛之情，又因其生活习性，也可用来表现高洁自喻。

在此背景下，“蝉”与“秋”的组合，就更显悲凉。“高

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蝉音是任谁听了也会

心生愁绪的，郁达夫也一样：“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

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

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

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

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

虫。”郁达夫用多种感官去感受着北国的秋天，它与南方

不同，秋蝉的鸣叫是回荡在北国秋日的主旋律，无需刻

意寻找，就会不经意的闯进人们的耳朵里。

秋天里寒蝉凄切的鸣叫声，是深秋万物肃杀的一曲

悲歌，蝉，作为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意象，主要应用在中

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主题中。同时，蝉意象在不同的层面

上，分别折射出中国文人的各种心态：高洁心态、避祸

心态、超脱心态等等，而这些折射在作品中的心态，最

后外化为文人们各异的人格和价值取向。而蝉意象所表

现的价值取向，则是咏蝉诗吟咏内容从蝉之声扩展到蝉

之品格的演变，所体现的是蝉意象由感性情感层面到理

性道德层面再到非理性超脱层面的价值建构。同时，在

中国儒家、道家这样典型的文化类型下，蝉意象也有了

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

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

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

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

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

然触发物。蝉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悲秋的原型之一。晋宋

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有：“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辞

楹”的诗句。秋风入、寒霜降、秋蝉噪、燕辞楹，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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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幅悲凉的秋景，为下文的抒发哀怨之情作了思绪铺

垫。郁达夫写作这篇《故都的秋》时，中国正处于抗战

的风雨飘摇中，郁达夫虽蛰居远离北平的杭州，一样会

感受到国事的危急。此刻的蝉鸣，更是烘托着作者此情

此景下的悲秋的心境。

四、“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秋士

有人说中国的文人学士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

因而诗文中有许多关于秋的赞颂和描写，其实不然，对

秋的感知和悲啼，是无国界的文学母题之一。正是因为

人细腻的情感与多样的感官，在秋天才会生发更多的思

考与感喟。

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以敏锐的文学触觉，揭

示了欧阳修与苏轼两位“秋士”文字背后深沉的生命况

味。欧阳修的人生轨迹犹如一幅萧瑟的秋景图——四岁

失怙，科举两度折戟，仕途坎坷多舛，中年又遭丧妻

之痛。至和二年（1059 年），五十三岁的欧阳修虽官拜

翰林学士，却身处积弊丛生的北宋王朝，加之目疾缠

身，在政事日非、改革无望的困顿中，将屡遭贬谪的郁

愤、至亲离世的哀恸、家国衰微的忧思，以及暮年将至

的苍凉，尽数倾注于《秋声赋》的字里行间。“百忧感

其心，万事劳其形”，“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

所不能”的慨叹，道出了这位文豪对人生困境的深刻体

悟。那“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的意象转

换，不仅是容颜老去的写照，更隐喻着炽热理想在现实

中的枯萎。欧阳修在秋声萧瑟中参透的生命智慧，正是

告诫世人：面对人力所不能及的世事沧桑，何不暂放执

念，在当下寻得心灵的安宁？这种由个人际遇升华为普

世哲思的文学表达，正是郁达夫在故都秋色中所要捕捉

的文化基因。

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科举一举成名后，因父丧回

乡守孝。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京城。1071 年起，他

被调往多地任职。1079 年，因《湖州谢上表》被新党诬

陷，引发“乌台诗案”，幸得营救，被贬黄州。1082 年，

受“乌台诗案”影响，苏轼内心苦闷，多次游赤壁山，

写下《赤壁赋》，表达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正确看待万事万物的“取”与“不取”。

就创作时的人生处境和个人心境而言，郁达夫与

欧阳修、苏轼等有诸多相似之处。郁达夫与欧阳修均经

历过年少丧父、亲人去世、辗转各地，他们到暮年时候

仍满腔热忱仍无处安放，便通过寄情山水消解忧愁。一

生想要为国奉献的三个人始终不得志，到暮年时期便转

变心境，不再强求自己。欧阳修转为放下一切，享受当

下；苏轼转为乐观处世，随遇而安；郁达夫转为放慢节

奏，悠闲生活。正是人生处境与个人心境的相似与共鸣，

郁达夫才在《故都的秋》中提到欧阳修和苏轼两名秋士。

在人生不得志的“心理暮年”，他如欧阳修、苏轼般，以

道家思想自居，成为忘却世俗的“隐士”，实现了自我救

赎，创作出这篇佳作。

结语

北国的秋，是郁达夫愿意以三分之二的寿命去留住

的秋，虽依旧像千百年来文人笔下那样带有不少的悲凉，

但在《故都的秋》这篇抒情散文中，郁达夫以细腻的笔

触，捕捉了故都北平的秋日风情，展现了北国秋色的神

韵清绝与生机盎然。他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对秋树、

秋雨等自然景象的描绘中，既承袭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

的悲秋传统，又独具一格地注入了自我特有的感触。通

过对槐花满地、秋雨绵绵的细腻描绘，郁达夫不仅表达

了对故都深沉的眷恋之情，更在不经意间揭示了历史的

厚重与变迁。在文中，他以现代文人的视角，重新审视

和表达了对传统秋景的感悟，赋予了秋景以新的生命力

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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